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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资料，未经作者同意

不得公开报道、引用和转载

珠 算 与 珠 心 算

中国珠算心算协会 第 2期（总第 29 期） 2023 年 1 月 9 日

在与海外学术专家朋友的交流中，有两个人对中国珠算的评

价令我印象非常深刻，一位是华裔数学家程贯平先生，他提到珠

算能够极大促进孩子对于数学启蒙教育的接受度；另外一位是被

誉为“欧元之父”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先生，他参观

完珠算博物馆后感叹“这或许是全世界孩子学习数学的一把钥

匙”。到底是怎样的原因才使这两位在数学领域具有深厚底蕴的

大师对算盘产生如此感叹呢？

对于全世界的孩子而言，数学的启蒙教育都是具有挑战性和

深刻实践意义的——当然我也要强调，我提到的是相对广义的

“数学启蒙教育”，并非特指我们学前班或者小学进行的学龄教

育内容，而是指在幼儿的生活里，对世界建立一个原生态的“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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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化的认知”或者说“数学认知”，更具体点，就是建立一种对

数字的直觉感受——比如说，一辆车，一个人，两个苹果......

这样用基本的数字概念来描述和理解现实，这种数学概念是在幼

儿的语言学习以及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，显然要早于特指的学

龄教育内容。

为什么要强调这样一种概念呢？因为这对儿童的数学学习

——甚至对许多其他领域内容的学习都尤为重要。

请允许我在这里再插举另一个重要的例子：

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面前放了一杯饮品，我称之为“一号饮

料”：原料是一半的橙汁，一半的咖啡，以及两勺糖。因此即使

你没喝过，也能猜到这种“咖啡的苦涩中带着果味酸甜”的口味。

当有其他人问到你“一号饮料”风味如何，你也会这样跟他描述：

“嗯，酸涩的口感，还有咖啡的苦涩，当然如果多加一些糖就会

好很多了。”这种认知是基于你的逻辑推理，你其实并没有真的

喝到过，但你能够通过已经有的东西去旁推侧引地“知道”，甚

至能够描述出来。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这种知识为“在逻辑层面

的认知”。

或者，我不告诉你“一号饮料”是什么味道，只是请你喝一

口。顿时这种奇怪的味道充斥你的味蕾。你深刻地“知道”了这

种味道，如果要描述出来可能需要逻辑分析思考，但在这之前你

就已经“知道”。也为了方便起见，我们称这种知识为“在觉受

层面的认知”。

这两种知识充满了我们的脑袋，有的是通过逻辑推理分析出

的，也有的是直觉化直接感受到的。前者能够帮助我们举一反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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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而高效地学习；后者更为基础，记忆更加深刻，多年以后，你

依旧能记得“一号饮料”的口感。

对于教育界的同仁而言，能够很容易得知，“在觉受层面的

认知”对幼儿教育的启蒙是有极大的帮助的。

那么回到数学启蒙教育的话题，对幼儿来讲，其实 1+2=3 这

样一个概念，最难的点不在于计算，而在于理解“1”是什么，

“2”是什么，“+”又是什么意思。

他会拼命地去思考：1代表一个苹果，然后再来两个苹果，

桌子上一共是几个，好吧数一数貌似是一二三。（这个过程并不

提倡掰手指。）

这个过程除了考虑逻辑推演能力，更需要具备一定的符号的

解读能力，这样一来就会给教育的双方造成很多困扰。更遑论还

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可能是读写障碍，即不能够阅读抽象的符号。

程贯平教授曾提到一个例子：他在美国任教期间，发现有批

儿童，有“阅读障碍症”，也就是说，这些小孩无论怎么教就是

不会认字。后来，在费城有个学者发现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，拿

英文字母Ａ、Ｂ、Ｃ给有阅读障碍的小孩看，他们就是无法接受

这些英文符号；然而拿中文字，如“人、大、小、山”等来教他

们，惊人的事就发生了，那些小孩不但能记下中文字，并能了解

其中的意义。于是“阅读障碍”之谜就被揭穿了，原来，有困难

的小孩，并非是大脑中的语文功能出了问题，他们只是无法接受

抽象的英文符号，而中文是象形的，于是他们就会认了。

同样的，“无法接受抽象的符号”，不只是出现在认字之上，

在用符号来做数学的运算上，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﹕儿童在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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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拉伯数字 1、2、3再加上抽象的符号运算的过程中，发现学习

过程有许多困难，难道就没有一种合理的过渡，帮助孩子们快速

地知道 1、2、3到底代表什么吗？后来我发现，中国的算盘是这

其中最好的工具。

不但如此，如果按照“一号饮料”的思维，算盘其实是为所

有孩子提供了一种“亲自体会数字”的工具。当一个孩子在全盘

拨入一的时候，他自然而然地体会到了 1这样一个概念，对于每

一个数字都是亲手拨动，同样的拨入 2，加上 3，减去 4，这一

系列操作的过程，你的手与脑也在同频率地配合，看到听到的符

号与实体的拨珠相合，在脑中形成了关于数学的底层逻辑的直觉

化认知。就如同你尝了一口“一号饮料”，孩子们再也不用拼命

去记忆和联想那些苹果和梨了。

在很早时候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专家共同探讨一个关于

全脑训练的课题时，我们发现，大多数成年人对数字的直观感受

——或者说直觉化认知是在 5以内的，也就是说如果不加以刻意

训练，我们能够一眼认出 5以内数量的物体，比如桌子上 5个苹

果、5本书，如果有 7本，那你会不自觉将其分解成为 4+3、5+2，

并且快速运算得出结果。这很可能是与我们的手指有 5根这样一

个直觉化的观感对应。而这样的直觉化认知被学习算盘的人拓宽

到了很大，可以简单理解为他大脑的“带宽”被大大拓展了，可

以直觉化地读入更大数字。在现实生活与工作中，意味着你大脑

同步读入和处理的信息宽度被大大拓展了。可惜的是当时我们并

未对其做更深的定量化实验与分析。这些还只是我们的推断。

不论是珠算还是珠心算，在拨珠、计算的过程中，人的手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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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意识是在进行一些“表象操作”的，这一过程中包含许多数理

知识与规律，潜移默化中形成了我们的逻辑思维与认知。比如补

数这个概念，1+9、2+8、3+7 这些数组成对其和为 10，珠算的计

算中，孩子会对这些数组形成一种直觉化的互补感觉，这是逻辑

记忆与背诵所难以达到的。

再比如珠算在打“定数”过程中，假定定数为“9”，在 9

的基础上不断计算加 9后所得结果，我们很容易口算出是 9、18、

27、36......的等差数列，其十位不断增加 1，而个位在不断递

减。要从乘法表中看到这一规律是困难的，但在珠算中孩子能够

非常轻易地“感知”到。

无独有偶，许多学科中，大量需要逻辑记忆的知识，总是有

一些最底层直觉化认知作为基础。比如音乐中，除了眼花缭乱的

乐理知识与符号，其背后还有一种直觉化的对音乐的感知，我们

称之为“乐感”；在英语中，大量的单词记忆与语法逻辑背后，

有一种对外语的直觉化认知，我们称之为“语感”。

我们或许可以将珠算学习过程中锻炼出的对数字的直觉化

的“觉受层面的认知”称之为“数感”。而启迪“数感”，其实

是珠算在数学启蒙教育里的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，能够在纸笔、

公式、符号和演算法则之外，成为学习数学的一个支点。

这也许就是“欧元之父”蒙代尔先生所感叹的“钥匙”吧。

伟大的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以其敏锐的数学天赋闻名世界，

同期的大数学家哈代都甘拜下风。有一次哈代送拉马努金去医院

看病，拉马努金看到车牌号是 1729，他跟哈代说这个数字很特

殊，哈代想了很久也没觉得有啥特殊的，拉马努金笑着说：这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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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写成两个数的立方之和，而且它是有

这种特性的数字中最小的整数，也就是 1729= 1
3
+ 12

3
= 9

3
+ 10

3
，

而下一个有这样规律的数是 4104。

这种天才的数学直觉或许我们无法得知该如何去复现，但从

过去的珠算教育中，我们也发现很多孩子逐渐具备了超出常人的

对于数学的敏感度与感知力，尤其是对数理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创

造性运用极具优势。这或许是下一阶段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索的领

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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